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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意的放歌 时代的礼敬
——对话王跃文

文字整理/全媒体记者 宋美慧 罗俊杰 图片/全媒体记者 曾甲长 张林海

■胡艳琳：您是如何爱上读书和写作的？每个人
都有启蒙人，您在写作方面的启蒙人是哪位？
王跃文：我的启蒙老师准确来说应该有两位，一

位是在我小学二年级时的学校校长。当时学校组织我
们看电影《红灯记》，并要求高年级的学生写观后
感。虽然当时的我还没有被要求，但还是写了一篇作
文并且直接就交给校长，然后就得到了他和很多老师
的表扬。后来我回忆那篇文章其实可能不到200字，
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也不见得写得有多好，就是文
章中用了几个成语，比方说“大义凛然”“从容就
义”等等，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人表扬，于是乎受到
鼓舞的我就开始喜欢上了写作。
第二位是我高一的老师向明。在看完根据周立波

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暴风骤雨》后，我写了篇观影感作
文，他夸我写得好，可以考虑以后当一个作家，然后
就给我介绍周立波。那时候作家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
非常崇高，也是非常遥远的，而周立波是一位湖南
人，感觉距离特别近，对我以后继续热爱文学，立下
文学创作志向有了很大的激励作用。尤其是有一次，
向老师为我们声情并茂地讲解《党员登记表》的故事
后，更是让我彻底热爱上了文学，从此文学的种子就
在我心里悄然发芽了。

■胡艳琳：您还记得，第一次把您的文字变成铅
字是在什么时候吗？
王跃文：之前我一直讲的是1988年8月8日，4

个8字，是个很吉利、适合做生意开张的好日子。但
后来湖南日报的朋友仔细查了一下，我的第一篇散文
《书房》应该是1989年8月8日发在《湖南日报》湘
江副刊上的。当时我还在政府办工作，每天都写写公
文，按说孔子的话就是：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于是
就写了第一篇作品，很高兴得到了《湖南日报》的发
表。我高兴的不光是自己作品终于变成铅字，更高兴
的是在老家小县城的文坛也引起了轰动，让我感觉对
文学的热爱得到了肯定。

■胡艳琳：很多作家的书都面临被盗版的现象，

您的很多书籍也不例外，您是如何看待盗版呢？
王跃文：对这件事更多是无奈吧，很难彻底杜

绝，所以我只能调整心态，把它看成是读者对好书的
另外一种“奖赏”。

■胡艳琳：我们看到您在很多场合谈到过，您当
时创作《家山》的动机，也是看到了您家族的家谱，
并且您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把书名定做《家谱》的，
后来为什么又改成《家山》了？
王跃文：首先，在这本小说里，从人物到主要故

事都有大量的原型，他们都是在我重读家谱后了解到
的。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，但当我重读家谱，发现家
谱里记载的王楚伟等人都是那个时代参与剿匪的英雄
时，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作为作家的职业愧疚，我觉得
应该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，于是有了我创作这个小说
最初的动机，所以一开始定名为《家谱》。但是这本
书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南方的小乡村，更是一个时代
的风云际会，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，于是在完书后改
名为《家山》，整个书的格局便得到了很大提升。

■胡艳琳：其实在我们民间隐藏着很多王楚伟这
样的人士，您是不是在潜意识当中有给他们写一部传
记的念头？
王跃文：首先，王楚伟就是小说《家山》里陈齐

峰的原型。其次，在我写的时候，我认为传记不光是
为了某一个人，而是对一个民族过往的描写。我们现
在要往前走需要一个前提，就是要继往才能够开来。
我在《家山》里面写到的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的精

神史、情感史，包括他们经历过的苦难，在大的历史
面前的一些抉择，通过故事自然而然的慢慢地去呈
现。通过描写这些人物，进而描写的是我们整个民族
在百年历史巨变当中他们遭遇的故事，然后慢慢地从
个人到乡村或者到社会到国家不断地往前走的一个历
史，希望能够为这段历史立足。

■胡艳琳：您的家乡溆浦是革命先烈向警予的家
乡，但您的《家山》并没有正面描写英雄人物，您在

选择人物、塑造人物、展开故事情节时，为什么会选
择一些“小人物”？在人物与素材选取上，您经过了
哪些考量？
王跃文：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我有一个深刻的体

验，就是故事好编，日常难写。举个例子，中国读者
很熟悉的19世纪法国三位大作家，巴尔扎克、斯坦
达尔和大仲马，这三位作家中故事编得最好的是大仲
马，但是在文学史上大仲马只是被称为通俗小说之
王，而巴尔扎克和斯坦达尔都被称为伟大的作家。我
在小说里描写的虽然都是普普通通的故事，但就是这
样的故事，才能够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，读者在阅读
时才能产生共鸣，才能让故事中的历史更为广泛地流
传与记录下去。

■胡艳琳：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很多关于婚丧嫁
娶、民俗以及一些生活习惯的描写，每一个都不一
样，想问下您是从哪些地方了解到的？毕竟您说您从
19岁就出远门了。
王跃文：虽然我19岁就出远门了，但是我小说里

面写的这些婚俗葬礼，我在19岁之前就见了很多，从
小就见到，到现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其实还是那样，比方
说我们那边新娘子出嫁的时候要哭嫁，还有打新郎等
等。特别是我们家乡的葬礼让我感到非常震撼，葬礼
出殡的时候，用长长的白布围起来像一艘船，把棺材
围在里面⋯⋯这些都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■胡艳琳：看过《家山》的人，都会对小说的语
言风格印象深刻，《家山》这本书读起来感觉非常亲
切，里面有许多方言的运用让我们大湘西的人感到很
熟悉，您是如何有自信让所有人包括湘西以外的读者
都理解呢？
王跃文：方言俚语是我小说的一个特点。整本书

语言色彩很丰富，既有方言，也有很典雅的书面语
言，也有当事人写的书信、公文等等，都根据表达的
需要，自由地转换绝不勉强。
频繁使用方言俚语是为了表达的需要，如果让一

个老乡说标准的普通话，那就太假，不便于传承语言

的意图，普通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简从俗从一，而语
言现象是非常复杂的，任何的方言也都是有来历的，
不是乱说的。
比方说，老人们看到小孩子玩耍过头就会说“别

犯夜”，“犯夜”就是闯祸，这是古时候有宵禁留下来
的一个说法。
再比如，我们读书人做比喻是为了修辞，老百姓为

了表达得生动形象而打比方是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词，
通常是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来找，我小说里面写到“瞪
得好大的一双眼睛就像箩筐”，因为箩筐在乡下人的生
活中最常见，这种比喻手法也更加生动形象。

■胡艳琳：在书面语言的运用中，往往一两个字
就能看出作者背后是否“接地气”，您在写作中是如
何来考虑的？
王跃文：我文学语言的来源一个是中国古典文

学，再就是民间生活语言。像我这部小说里面有大量
那个时候公文、书信的仿写。其实这种仿写用一个评
论家的话说，就是要写得有旧气、要有那个时代的气
息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对这一个作者的文史功
底和他的文词功底都是一个考验，当然这也和我长期
的阅读积累和写作时候查找一些资料史料去对照的仿
写等等都有关。

■胡艳琳：《家山》这部小说有54万字，除了主
要人物外，还有大大小小100多个人物，您在写这篇
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框架或者提纲？
王跃文：我没有这个习惯。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

写作习惯，我的写作包括中长篇，都是先会因为某一
件事，某一个人物形象的原型触动我，然后开始有写
一个短篇或者长篇的想法。开始写了以后，对这些人
物故事大致走向心里有数。写的时候可能最后的结果
跟自己最初的设想会有出入，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文
学创作的规律。
当你按照现实主义的手法，遵循生活本来的样子

或者应有的样子，这里面故事人物会自然地去成长。
比方说我小说里面写的陈有仙，最早我写的时候，从

头到尾他就是一个混混，但是我写着写着，写到最后
他变了，因为受到抗日将领陈少夫的改造，后来成为
英勇的抗日战士——在书里，人物他会自己成长。

■胡艳琳：在《家山》这部作品里，您最喜欢的
是哪个人物？
王跃文：我着力塑造的人物我都非常喜欢，比如

说孤儿陈有喜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很勤劳，又知恩，很
仁义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普通农民形象。我小说里面
的女性应该说是各有面目，各有神采。

■胡艳琳：您也是多次来到我们张家界，我看到
您的很多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张家界，您也是多次到我

们这边参加各种文学活动，您能对我们张家界的读者
说一点什么吗？
王跃文：我非常喜欢张家界。第一次来是上世纪

八十年代，我记得坐在天子山上贺龙公园铜像的旁
边。那个时候没有栏杆，那一天我坐在那里看下面的
云海，太美了！张家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，这方山水
一定会养育出更多优秀的儿女。
张家界的文学创作氛围也一直很好，出了很多优

秀的作家，优秀的诗人。希望在这一方美丽的山水
间，诞生出更多的好作家、好诗人、好文艺家，诞生
出更多好的文艺作品，特别是反映这一方山水的文艺
作品。

王跃文（左四）与参加《家山》读书分享会的领导、嘉宾合影留念。

王跃文（右）围绕其最新长篇小说《家山》与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副研究员
胡艳琳（左），以及现场书友一起共话阅读。

《家山》读书分享会现场。

《家山》读书分享会现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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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家山》读书分享会现场。


